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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巍巍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制造业大市江苏昆
山采访发现，结构性供需矛盾与疫情影响交
织，依旧有大量企业面临用工紧张，甚至一工
难求。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新的
变化。

工资跳升如拍卖

　　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制造业集聚区，昆山
企业数量庞大，常年用工总量需求超百万。每
到春节后，劳动力市场的高流动性和“时点性”
矛盾，困扰不少企业人士。
　　“在手订单依然强劲，眼下的繁忙还将持续
一段时间，用工缺口有数百人。”立讯精密工业
(昆山)有限公司人事经理王猛说。
　　昆山人力资源市场集团负责人陈琦介绍，
由于电子制造业产品更新的周期性特点，导致
企业用工“潮汐式”特征明显。每年 8 月至 11
月，以及春节前后，是昆山电子制造业生产高峰
期，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多年呈爆发式增长。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坦言，“遇到用
工荒时，只能通过人力资源中介招临时工来应
急”。
　　“这部分临时工群体相对年轻，喜欢非固定
工作的自由模式，技能成熟度上不如固定工人，

而企业需要支付的成本却比正常用工高。”观察
人士分析认为。
　　“21 元、23 元、25 元、28 元……时薪节
节攀升，就像在拍卖一样。”昆山一家台资企业
高管无奈地说。
　　事实上，用工企业除了为临时工支付水涨
船高的时薪外，还要加付高昂的“返费”。不少
企业为保住大客户，往往是赔钱赚吆喝。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90 后”“00 后”新生
代务工人员，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流。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些年轻人不安于固
定上下班模式，对工作要求表现出弹性化、兼职
化趋势，在个人兴趣、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资
报酬等方面呈现多样化需求，某种程度上已经
成为“自由职业者”。

有人盯上招工“返费”

　　记者近期走访昆山多个公办人力资源机构
发现，现场咨询的求职者寥寥。一家电子企业
招聘 10 名操作员，不仅开出了 4000 至 6500
元的平均月薪，还推出 2280 元的直招奖励，但
乏人问津。
　　位于京沪高铁昆山南站附近的一处商业街
内，却是门庭若市。这里集聚着多家劳务中介，
记者走进其中一家，里面坐着二三十名提着行
李的务工者。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务工者已经提交
了求职申请，正在等待工厂的招工车辆。在
毗邻的另一家中介内，记者同样发现求职者
争先恐后地报名。
　　记者观察发现，这些劳务中介推出的岗
位，大多是昆山当地及周边代工厂的普工岗
位，对于求职者的学历、技能要求不高，但大
多有着丰厚的“返费”。比如，在一家劳务中
介 内 ，某龙头台资企业的招工“返费”达
11500 元，但要求“工人需入职 90 天，打卡
55 天”。
　　同时，为了吸引求职者，劳务中介推出了
“报到 1000元”“上车700元”等五花八门的
奖励。
　　现场一位求职者表示，他就是奔着“返
费”和奖励来的，“只要钱到手，我就离职，再
找其他家，继续‘薅羊毛’”。
　　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孙旭
明认为，民营职业中介普遍采用“合同工+派
遣工”的用工模式，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新生代
求职者工资日结周结的需求，但存在着供需
无序，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
　　陈琦认为，针对企业吐槽颇多的高“返
费”问题，要由人社部牵头，联合多部委，研究
制定相关政策，结合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
制定企业用工规范，并对涉嫌扰乱劳动力市
场正常秩序的劳务中介及企业负责人进行

约谈。

“花式用工”异军突起

　　灵活就业人员变身个体工商户，借助互
联网平台服务用工企业；生产企业与服务企
业共享员工，餐厅服务员走上生产线；员工戴
上智能眼镜，居家即可检修车间设备……面
对用工难用工贵，昆山不少企业也在积极应
对，灵活用工、共享用工、分时用工等全新就
业模式持续走强。
　　位于昆山高新区的好活(昆山)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采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将分散的
人力资源化零为整，开发出“创业式”用工方
式。截至目前，已经吸引 60 多万名灵活就业
人员注册。
　　公司创始人朱江介绍，通过好活平台注
册成为个体工商户后，企业将用工需求发送
到好活平台，平台通过自身技术能力分析，将
用工业务精准匹配到个体工商户，既提高了
灵活性，又降低了用工风险。
　　王名龙原本是一位美团外卖骑手，注册
成为个体工商户，取得了市场主体身份后，不
仅缴纳社保更加方便，还能合理合法地享受
国家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优惠。
　　疫情以来，昆山爱杰姆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生产线上，出现多名餐饮服务员。原来，这

是该企业与昆山老阿爸餐饮有限公司合作的
共享员工。餐饮服务员经培训后，错峰走上
汽车配件生产线，激活了餐饮公司闲置劳动
力，化解了爱杰姆公司员工短缺难题。
　　在昆山张浦镇德国工业园绿色孵化基地
内，通过引进 AR 眼镜“黑科技”，帮助佩戴者
快速搭建远程多端实时应用。据运营方介绍，
有了AR眼镜，一些因疫情无法现场办公的专
家和高级工程师，可在线指导员工检修设备。
　　为解企业用工燃眉之急，昆山人力资源
市场集团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与 10 多个省
份洽谈合作，建立 3 个省级人力资源开发基
地，构筑了规模 10 万人的人力资源“蓄水
池”。
　　在产业转型和用工紧张双重压力下，越
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水
平。在富士康昆山吴淞江厂区，“无人工厂”
初具雏形，数千只机械手驻扎进流水线；昆
山三一重机小型挖机结构件生产车间繁忙
的生产线上，焊光闪烁，而工人数量并不
多……
　　但江苏一家机器人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仍有部分企业出于产品结构、资金投入、经营
效益等考虑，对于机器换人或人机协同的迫
切性和积极性不高。建议从政策激励、税收
减免等层面，鼓励企业加快产业升级和动能
转换。

昆山：企业“花式用工”应对招工难

本报记者车晓蕙、黄浩苑、周颖

　　进入三月，广州气温飙升，已渐显暑热气
息。与天气一样火热的，是位于一些城中村的
街边就业市场。这些地方成为小型工厂和外来
工相互挑选、匹配的招用工聚集地。
　　位于海珠区的中大布匹市场附近的城中
村内，一条“招工长龙”与人们常见的不同：这
条长约 3 公里的马路两旁，挤满举着招工牌
子的制衣店老板，等着被工人“挑选”。
　　作为全国最集聚的“前店后厂”式布匹制
衣市场之一，这里聚集了上万家以小作坊为
主的商户、10余万外来务工者。
  从“老板挑工人”到“工人挑老板”，是用工
市场出现了倒置吗？工人为何喜欢“日算日
结”式的街边就业？这一现象折射了哪些值得
关注的经济现象？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就此展
开了调查。

老板为何排队“被挑”？

　　春节后，是制衣业的传统旺季，而经历了去
年疫情的惨淡，中大布匹市场的节后旺季似乎
比往年来得更早、更猛一些。
  进入三月，一家家布匹、服装、面料档口已
全部开张经营，到处人头攒动，拉货的小板车像
小蜜蜂一样，来回穿梭在档口之间。
　　早上 8 点半，在位于康乐桥附近的康乐
中约南新街，道路两旁已经站满了招工的制
衣厂老板。他 们 拿 着 各 种 衣 服 样 品 ，举 着

“四线”“平车”（制衣的不同工序）的招工牌
子站在路边吆喝。
　　人行道的两旁站得密密麻麻，难有“立足
之地”，耳边充斥的全是工资议价的声音，还有
被人流堵着不停催促的刺耳喇叭声。
　　站在招工人群中的许姐是一家制衣厂
和烫钻厂的老板。她说，去年受疫情影响，
国外没有订单，国内服装业受挤压，靠低价
抛售才挣回材料钱，生意很难做，几乎要关
门。但今年春节后，市场迅速回暖，客户往
往是“今天下单，明天就要货”，人手根本忙
不过来。
　　“单太多做不完了，老板就会多找几个工
厂一起做。所以这里上午招工人，下午招客
户，白天晚上都在不停地生产。”连续熬夜的
许姐虽然疲倦但精神亢奋，见识过去年的萧
条，这嘈杂的马路、此起彼伏的讨价还价声，
还 有 自 家 工 厂 日 夜 不 熄 的 灯 火 ，让 她 感 到
踏实。
　　围绕中大布匹市场，周围的城中村自发形
成了密集的制衣小作坊，大的租下一栋农民房
雇上二三十名工人，小的就一个房间夫妻两人
两台缝纫机。这些作坊主要承接工厂的外包
单，是制衣产业链的“神经末梢”。
　　大大小小工厂、作坊催生了对制衣工人
的大量需求。这里的马路就业市场已存在
多年，制衣工人多来自湖北省，因此这里也
形成多个“山寨客运站”，点对点往返湖北仙
桃、洪湖等县城。过去这个马路市场已经是
供求两旺，但今年多重因素下更是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井喷。
　　“大河有水小河满”。去年此时，制衣业因
疫情一片惨淡，但今年春节后市场迅速回暖，一
些大厂做不完的订单，很快流进这些小厂里。
元宵节前后，订单充足和工人返乡未返城的时

间差导致招工难被急剧放大。

  工人为何喜欢“日清日结”式

打零工？

　　 29 岁的徐文格和 31 岁的金佳是湖北
老乡。两人下午 2 点多出来，站在康乐桥附
近招零工集中的片区。不到 3 点，他们就与
一个举着“四线”招工牌的老板谈妥了工价，
进了加工作坊。
　　老板为两人找好机器、工位，简单招呼三
五句话，又忙着出去点货了。徐文格熟练地
在机器上串好线头，开始上手忙碌，差不多一
两分钟他就能做好一件衣服。然而，做了不
到半小时，徐文格就招呼金佳“走人”。
　　“做服装行业，主要靠计件算钱。这里每
件的工价是 1.5 元，价格还可以，快的话一天
做 300 件就能挣四五百元。但这里的布料

边太窄，做不快。这样一天算下来就挣不到
多少钱，不划算。”徐文格说。
　　徐文格来广州服装行业打工已经有 10
多年了。他说，从 2015 年开始，他就不进
厂，专门打零工。“进厂是稳定点，但工时长，
不自由。现在打零工，自己说了算，不开心就
换一家。反正靠劳力计件算钱，勤快点，挣的
和在厂里差不多。旺季一个月能挣上万元，
淡季也能挣四五千元过生活。”
　　中大布匹市场为大量制衣作坊和临时用
工市场提供了“土壤”。据记者观察，这里上
万家商户从事的主要是制衣行业的末端工
序，如缝合衣袖领口、熨烫、锁边等。这些工
序难以自动化，珠三角一些大企业就把能量
产的块状部件生产好后发往这些小作坊进行
最后的整合，减少对人工的依赖。而大量的
小型工厂、制衣作坊也成为产业链上不可缺
少的重要环节。

　　与此同时，康乐村这样的城中村也为
制衣作坊和工人们提供了低廉的生活成
本。这里的床位一般 12 元/晚，三荤一素
的盒饭 15 元，吸引着他们长期驻扎在此。
　　据不完全统计，中大布匹市场附近聚集
了上万家制衣商户、10 余万外来打工者。

招用工“供求两旺”的隐忧

　　傍晚，记者跟随打工者穿过弯弯曲曲
的小巷，走进这片城中村的“握手楼”内，四
川 籍 老 板 张 华 辉 的 制 衣 加 工 厂 就 位 于
其中。
　　一个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店铺被分隔为
上下两层，一楼一张十多米长的大桌子上堆
放着工人刚锁好边的衣服。二楼十几台机
器 两 排 摆 开 ，几 个 工 人 正 在 埋 头 忙 碌 地
缝纫。

　　“我们这里长期工人五六个，更多的是招
零工，按日结算工钱。”张华辉说，服装行业淡
旺季明显，一般春节后是一年行情最旺的时
候。招长期工不划算，零工可以缓解一时的用
工不足。订单少的时候，又不用养那么多人。
　　“前一段时间，工人没回来、订单又多，招
工确实难。元宵节后，大部分工人都回来了，
现在招工好多了。”张华辉一边忙着手里的活
计一边说。
　　记者调研发现，目前这里招用工供求关系
能实现大致平衡，但往长远看，用工和打工者
都各有隐忧。
　　从工作性质上看，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制衣
作坊手工作业占比重，要求长时间工作，不为
年轻人所喜。张华辉不愁眼下招工，但认为招
工一定会越来越难。“无论在工厂还是作坊里，
坐在机器面前重复劳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现在的 90 后年轻人，家里条件比上一辈好，不
愿意吃这个苦。”
　　与此同时，从事制衣并非简单重复劳动，
属于技术活，需要投入成本学习练习。28 岁的
制衣工张展雄说，这行没地方学，都是靠亲戚
朋友带在身边教，手笨、手慢还不如别的行业
来钱快，“我年纪轻轻就做出一身职业病，真还
不如送外卖轻松。”
　　行业利润的缩减也让小作坊业主叫苦不
迭。替家人招工的周玉兰说，加工一件女士长
袖赚 10 元，要给工人 8 元。现在广州的房租
年年喊涨，也时时传出城中村要拆迁，“我都
50 多岁了，不想干了，回家做别的去。辛辛苦
苦一年，到头来都是给房东打工。”

让“神经末梢”健康、活跃

　　制衣业马路市场“丰年”之下尤其热闹，
“订单催人来”反映了整个行业复苏，带动全产
业链订单旺盛、产能提升，节奏加快，是经济全
面回暖复苏的可喜征象。
　　数以万计的制衣作坊，就像这个行业的

“神经末梢”，在疫情冲击下显示出很强的市场
灵活性：疫情来临时很多小作坊“就地卧倒”，
关门停业的成本最低，而市场一旦恢复，又能
迅速组织生产，“春风又绿江南岸”。
　　与此同时，大量灵活就业人员“东家不打
打西家”缺乏保障等隐忧，也呼唤制度上尽快
研究对策，让这些“神经末梢”保持健康、活跃。
　　徐文格说，自己长期打零工，虽然月收入
好的时候上万元，但长远没保障，作坊主是不
会给买社保的。“除了一些成规模的大厂会给
工人买社保。像我们，就只能等攒够了钱，自
己买社保，自己给自己保障。”
　　记者采访多位作坊主发现，雇佣零工都是
灵活就业，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福利保
障。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变成社会
兜底，包括安全生产中的意外伤害、工伤事故，
以及工人年老后的社会保障等。
　　“神经末梢”是机体中的关键组织。从制
衣产业链来看，尽管近年来产业转型升级、智
能化趋势明显，但大量末端工序无法智能化，
灵活用工的作坊式制衣厂成为产业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
　　市场越是活跃，灵活就业者往往就越多。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
经涉及两亿人。面对这一趋势，应该从体制机
制上，为这个群体提供更多有效的保障。

广东就业市场新景：制衣厂老板排队等着被工人“挑”
从“老板挑工人”到“工人挑老板”折射的经济现象值得关注

制衣作坊老板坐在海珠康乐小学门口，手里拿着衣服样品，等待工人上前问询。 本报记者黄浩苑摄

  广州中大布匹市场附近，许多厂家在路边排成长队招客户。
                      本报记者周颖摄

   工人除了挑老板，也会看衣服样品。
                  本报记者黄浩苑摄


